
发现客家富有特性，与众不同，便从事研究，并于

宁化石壁在客家史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她在

世纪末就引起学者的注意。清光绪温仲和在编纂《嘉应州志》

时，便注意到梅州与宁化在人口方面的渊源关系。他在《嘉应州

志》中写道：“梅州人民抗元的壮烈，地为之墟，闽之邻粤者，相率

迁移来梅者，大约以宁化为最多。所有戚友询其先世，皆来自宁

化石壁人。”

世纪初，英国传教士艮贝尔在广东客家地区传教多年，

年在英国

长老会和英国浸信会联合在广东汕头举行的宗教会议上，报告

客家的历史和现状，之后整理成书出版，书名为《客家源流与迁

移》。他在书中写道：“岭东之客家，十有八九皆称其祖先系来自

福建省汀州府宁化县石壁村者。按诸事实，每一姓的第一祖先

离开宁化而至广东时，族谱上必登著他的名字，这种大迁徙运动

刘善群



年代末，陈运栋先生的 客家人》问世

自始至终皆在十四世纪。”

年）

年，美籍华裔学者谢廷玉写了论文《客家的起源和迁

移》，发表于《中国社会与政治科学论》杂志上，他在文中说：“嘉

应州被客家人占领的历史说来特别有趣”。他认为“第一次涌入

广东的浪潮开始于南宋。”在抗元失败后，人口大减，“许多福建

特别是宁化地方的人蜂拥而入，占领了那些荒地。”谢廷玉列举

了宁化人口：北宋（ 户、南宋（ 年）

年）明初（ 户、明中（ 年） 户、明末（

户。从南宋后宁化人口的递减，与嘉应州人口递增可以看

出两地的渊源关系。

年代，罗香林发表了客家学的拓荒之作《客家研世纪

究导论》。之后，在客家研究的不断深入之中，发现“惟黄巢变乱

与石壁及其与客家迁移之关系，则尚未提述，不无遗憾。”认为

“广东各姓谱乘，多载其上世以避黄巢之乱，曾寄居宁化石壁村

化石壁村考》（亦称《黄巢变乱与石壁村》）一文，于

葛藤坑，因而转徙各地。此与客家源流关系颇巨。”因而写了《宁

年发表。

此文可称是石壁研究拓荒之作，他正式将石壁作为研究对象引

入学术领域。

至世纪的 年代，客家研究虽未间断，但处于低潮，

尤其是中国内地。

年），该书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客家民系的源流、分布、语

言、文化各个层面，对宁化石壁在客家史上的作用，作了较多论

述和肯定，产生了较大影响。

进入 年代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客家

研究也得以复苏，并逐渐地热起来，客家问题被正式提出来作为

的深入和发展。在客家研究的热潮中，石壁备受关注。

一门独立学科，并得到世界学术界的共识，大大推动了客家研究

年

冬，广东省梅州地区市、县方志办负责人、学者，其中有广东省地

户、

年）



宁化石壁》，发

年定稿的，这

方志办公室副主任侯国隆研究员专程来到宁化，对石壁进行考

察，成为第一批对石壁实地考察的宁化县外学者，然后，他们又

二度踏上石壁的土地，进行更为深入的考察研究。考察之余，他

们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论述石壁在客家史上的作用。

省年秋，广东梅州客家历史文化考察团，对中原、中南、华东

个县市，历时一个余月的考察，最后在宁化结束。考察团在

赴中原、闽赣的考察报告《客家源流考察纪行》中说：“福建省宁

化县石壁乡（现为石壁镇、淮土乡）是粤东地区许多客家人都念

念不忘的祖居地。”并提出客家民系是在唐末至南宋末孕育而

成，孕育客家民系的地区是以赣南的石城和闽西的宁化为中心，

包括宁都、瑞金、长汀、清流、归化（明溪）的大片山区。这一观

点，应是更为符合客家历史真实，很有见地的首倡之言。其后得

到学者的进一步论证。

月年漳州林嘉书先生在

《客家摇篮

世纪

深入的研究（

典诚（已故）在担任宁化县志编纂顾问期间，对宁化和石壁作了

年代，厦门大学内迁长汀时，黄教授便开始对宁

化很关注，进行了长时期的调研），他认为客语浊音清化是在石

壁完成的，石壁是客家方言的摇篮之地。

世纪 年代，宁化编纂新宁化县志中，宁化学人对宁化

的客家历史进行了颇有成效的研究，发表了一些文章。宁化县

志办公室编辑出版论文集《客家的第二祖籍

行后引起多方面的关注。新编《宁化县志》是

部县志突出了宁化是纯客家县、石壁是客家摇篮这一人文历史

主线，成为对宁化作客家历史定位的第一部县志。

世纪 年代，石壁成为学者研究热点之一，石壁研究进

入全方位、多层面的阶段。其特点是：广泛参与，深层研究，内外

日的《华声报》发表题为

石壁村》的文章，为石壁作“摇篮”的正式定位。

年代，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语言专家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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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国等国，交流论文

结合，成果丰硕。

人以上。到石壁田野调查的学者，国

这一时期，通过考察研究，发表有关石壁的专著、论文的学

者，据不完全统计，有

个省、市、区

内的有北京、湖北、河南、陕西、天津、上海、江苏、四川、江西、广

东、福建及台湾、香港、澳门等 余人次。国外

余人。中国社科院侨联副的有法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

次到宁化和石壁调研，中国画报社高级编辑、《客家人》大

主席、文化部华夏文化促进会客家研究所所长丘权政研究员曾

先后

位

型画册主编古进也三度到宁化调查，第一次在石壁调研半月有

余，还舍不得离开。厦门大学人类学教授陈国强、石奕龙等

年初（春节期间）居住石壁村田野调查半教授和研究生于

月有余。调研之后，与宁化本地学人共同编著了第一本石壁客

家祖地专著，也是中国大陆第一本客家社区调查研究专著。

余天之久，对石壁年，陈国强教授只身再度蹲在石壁村

次到宁化及石壁田

客家做进一步的调研。法国远东学院院士劳格文博士与福建社

科院客家研究中心主任杨彦杰研究员先后

野调查达一个多月。

宁化石壁客家宗亲联谊会和宁化县客家研究会与文化部华

夏文化促进会客家研究所、国际客家学会等单位在宁化成功地

联合举办了两届“宁化石壁与客家世界”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

近

川、江西、广东、福建和香港、台湾等

余人次，来自北京、天津、河南、陕西、上海、湖北、江苏、四

省、市、区，以及日本、法

万字。参加学术研讨会的学者是

一批从事于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考古学、民俗学、社

会学、民间文学、工程学和旅游学等的资深教授、专家。由于学

者专业的广泛性，所以研讨的课题层面也十分广泛。大家从客

家学的视角探讨石壁的地理、人口资源、语言、民俗、教育、经济、

人物等各个方面，将这些专题置于整部客家史之中，加以剖析，



宁化石壁在客家民系形成中的

万余字的书刊，其中

万字、《石壁与客家》 万字，

年初便对宁化

探讨石壁在客家史上所起的作用。有的教授、学者，对石壁的总

体进行长期反复深入的调查研究，从而对石壁的认识得到不断

的升华。如赣南师院中文系教授谢万陆在

年出版的《客家

年在宁化举行的宁化石壁与客家世界学术

石壁做了不少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写入他

学概论》之中。

研讨会上发表论文《石壁论

年第二届“宁化石壁定位》之后仍不断深入研究石壁。在

年成立客家研究会之后，热心

与客家世界”学术研讨会上发表新作《再论石壁》。他在文中说：

“笔者曾持‘中转’之论，这见于拙著《客家学概论》，亦在拙文《石

壁论》中做过申述。但反复斟酌，认为‘中转’之说不尽准确，还

是以‘摇篮’之喻更为恰当，较能反映石壁在客家民系形成过程

的独特地位。”宁化本地，在

年便编辑出版了

客家研究的人不断增加，形成了一个学术群体。这批土生土长

的学人，在学习、研究客家学的同时，以其本土人挖掘本土史料

得天独厚的优势，掌握丰富、翔实的地方史料，从客家学的视角，

对石壁的历史文化做出阐述，其学术成果具有资料丰富、质朴自

然的优点，既能较好地反映石壁历史的真实，又能为宁化本土以

外的学者提供可靠的史料，从第三者的视角进行客观的考察和

研究。十多年中，三明市尤其宁化学人在挖掘宁化史料，参与国

际客家学研究中，学术成果丰硕，著书立说，发表各种论文和著

作近千万字。仅

分册

万字。创造了宁化史无前例的文化辉煌，受到海内

《客家祖地石壁丛书》

《客家魂

教授认为，这是

外学者的高度赞誉，《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及

时作了报道。福建省副省长、研究员汪毅夫认为：一个县的业余

作者能出此成果，不能不令人钦佩。国际客家学会会长、香港岭

南大学族群与海外华人商业研究部主任郑赤

“首见的学术大事，这对客家学的发展可说有更扎实的突破。”



刘善群著）、《宁化石壁与客家世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物

种

宁化县外学者与本地学者、专业学者与业余学者紧密结合，

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对宁化和石壁进行深人的卓有成效的调查

研究，取得丰硕学术成果。这些成果除散于海外各种报刊杂志

及其他宣传媒体难以计数之外，成书的专著便有 余万

字。开列如下：

宁化石《宁化县志》（刘善群主编）、《客家的第二祖籍

壁 宁化县志办编）、《客家人与宁化石壁》（宁化县志办、客家研

究会编）、《宁化客家百氏》（宁化县客家研究会编）、《宁化石壁客

家祖地 陈国强、张恩庭、刘善群主编）、《客家祖地宁化石壁》

（刘佐泉著）、《石壁之光》（张恩庭、刘善群、张仁藩主编）、《客家

礼俗

张恩庭、刘善群主编）、《客家祖地石壁丛书》（张恩庭、

（张恩庭、刘善群主编）、《宁化客家百氏》（增订本）、《客家祖地宁

化石壁》、《宁化石壁》、（宁化客家联谊会、客家研究会编）、《石壁

与客家

刘善群著）、《宁化客家人刘善群主编）其中《客家与宁化石壁

张恩庭著）、《宁化掌故

李

余保云著）、《宁化客家姓氏源流》

（余兆廷著）、《宁化民间传说》（谢起光著）、《宁化客家民俗

根水、罗华荣著）、《宁化客家民间音乐

期）（宁化

王建和、张标发著）、《宁

化风光》（伊可生、蒋道钟著）、《宁化客家研究》

期）（宁化客联会、客研会县客家研究会编辑）、《客家魂》

编 辑 ）

当然还有一些相关著作，不再一一列举。

百年石壁研究，对石壁在客家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予以科学

定位，并取得学界的普遍共识。综观石壁历史的定位，主要是：

“石壁是客家早期的聚散中心”、“石壁是客家摇篮”、“石壁是客

家总祖地”、“石壁是客家圣地”。

一

一



殿”，说明石壁的中心地位。据许

致，

只有张、刘、管、傅、李、朱、雷 姓，

姓共十余户。

个行政村，

年升镇时改为今名，总面积

万多人口。

史料上记载的石壁有村、洞、塘、寨、都、乡、城、市等不同称

谓，这些都不是行政建制，应是地区的泛称，史料记载如“石壁市

澳内村”、“石壁村葛藤坪”等，所称“石壁”，应是地域概念的大

小。民间流传“石壁三十六窝七十二棚”，说明地域之大，还有称

“禾口府，破下县，石壁是金

世峭山之子名化，由邵武迁居宁化石

多族谱所载，石壁还不仅仅是如今的石壁镇的范围，而且应包括

今淮土乡、方田乡和济村乡，即宁化的西部地区。如宁化、广东

及台湾《黄氏族谱》载：

（一）石壁的地理概念

石壁是村名、镇名，也是个地域代称。

“石壁号曰玉屏，乃宁阳分野西北之乡也。层山叠嶂，附卫

千里。理取伏例船形，是其名也。”“山明水秀，地广而平，苍松翠

，万卉森罗，左为宁化的当途，右为琴江之古道，两省通渊，经

商成缕。”这是石壁上市《张氏族谱》对石壁地理的记载。“宁阳”

是宁化县城的别称，“琴江”是江西石城县的代称，“两省”即指福

建、江西两省。族谱这段简单的描述，可略知石壁大概。

今石壁村是石壁镇的一个行政村，地处石壁盆地中央。古

为龙上下里七都，亦称玉屏。曾谓石璧村、石碧村。为与史料一

年正名为石壁。该村接纳过数十姓的中原移民，现在

余人口，而绝大多数是

张姓，其他

石壁镇，原名禾口乡，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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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

米之间，所谓“层

壁村。今考证，当时黄化迁宁化开基地是今济村乡的古背村。

《吴氏族谱》载：吴有，后梁间，由江西南丰迁居宁化石壁。据考，

当时吴有迁居今淮土乡吴破村。黄氏、吴氏二例可证，济村的古

背和淮土的吴陂均被列入石壁地区。再者，石壁、淮土、方田、济

村四乡同为石壁盆地的地域，海拔在

米，因此四乡的地势北、

山叠嶂，附卫千里”，正是包含这四乡。四乡均同江西省石城县

相邻，由武夷山分界，海拔

西、南（与石城县交界地）高，向东（县城方向）倾斜，成为撮斗形。

其语言、文化特点也是宁化境内的同一文化小区。石壁是这一

小区的中心，所以说，石壁的古代地理概念应是指宁化西部，总

面积达 平方公里，淮土乡平方公里。（其中：石壁镇

平方公里、方田 平方公里）赣南平方公里、济村

师院中文系教授谢万陆还认为“这一中心地域仅是较为宽泛的

石壁概念，她包括着石璧周边的四乡，还涵盖了石城紧靠武夷山

西麓各乡。因为这一带与宁化不仅山水相连，而且民居相错，乡

情亲情为缕，难解难分，这就造成了经济生活、文化心理、语言风

俗的一致。①谢教授此言不无道理。据查，同淮土乡紧邻的石城

县朱坑乡， 人其祖先是宁化人。

石壁还可以作宁化的代称，因为石壁开发比宁化其他地方

早，名声比宁化大，至今，海外一些学者、客家人往往只知石壁而

不知宁化。石壁与宁化无论是地域概念，或是文化地域概念，都

难以分割，所以在论述石壁时，往往同宁化全县混为一谈，这不

是概念的含混，而是文化、地理的必然联系。

石壁“山明水秀，地广而平，苍松翠 ，万卉森罗”（《张氏族

。宋代《杨氏族谱》记载其始祖用藩迁居石壁时写道：“见其

山川秀丽，四水藻洄，上有玉屏耸翠，下有七星过段，遂卜家居

焉。”石壁地区是三江之源：即闽江源头之一，赣江主源贡江之源

头，亦是汀江的源头。往东、往西北，水路很方便。隋唐时期宁



，⋯⋯初九日到殷潭。⋯⋯新正

化人巫罗俊已利用贡江航道把宁化木材源源不断流送到长江中

下游出售。此航道的木材生意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同时也是

闽西北往江西再北上的陆路要道。宁化、清流、明溪、长汀、连

城、上杭等县到石城都通过石壁地区。经石城到广昌的白水寨，

便可上船，经抚河直达长江。只数十公里陆路里程。南宋名相

李纲“出知谭州，今改洪州，夏又改福州，自洪抵吉、赣来福，道宁

化，行倦，憩草仓祠下，因拜神。”（李纲《揩泪碑》记）李纲自江西

前往福州上任取此道，记载清楚。而宁化延祥人杨大翔在清康

熙入京应试时，也取此道，他在到达镇江时，写给父亲的信，就说

得很清楚。“不肖去冬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县起程，三十日至白水

寨（广昌县）。十二月初一开

初三到镇江。’，②

概言之，石壁地理概念是宁化西部的泛称，这里高山环抱，

地平水美，资源丰富，交通方便，得天独厚，地灵人杰。同时她

“不仅仅是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文化地域概念，是在特定历史

范畴内的特指，在特定的时空界域内隐藏着仅仅为其所独有的

丰富的文化意蕴，这是论及此问题时为许多学者都认同的共

识。’，③

万大军越五岭，征服南越后，主

（二）石壁是客家早期聚散中心

中原汉人南迁，在秦始皇

要是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唐天宝安史之乱、唐乾符黄巢起义及

“靖康之难”宋室南移等几次社会动荡引发的大移民潮。“永嘉

之乱”后的移民，被称客家第一次大迁徙，主要迁移到长江中下

游沿江两岸，特别是鄱阳湖周围。有少数进入闽粤赣连结地区。

但对客家民系产生直接影响的是唐代的两次和“靖康之难”，被

称客家第二次、第三次大迁徙。这两次大迁徙，有自中原始发

的，有第一次已离开中原的（第三次自中原始发的不多）。他们

的迁徙方向是过长江，分两路南下，一路溯赣江（可谓西路）到赣



“这一降一升之间，显然是上述珠玑巷

户，《元史地理志》载主户即

年增长一

年），张九龄奉

南南部，一路溯抚河（可谓东路）到赣南东部，越武夷山，入闽西

北部。西路南迁者，多数经赣南越大庾岭，进人粤北，后又南迁

珠江三角洲，成为广府人。据华南师大陈春招博士《从词汇看客

家方言与周边方言的关系》云，唐开元四年（

倍。北宋末年，金人

诏开凿了大庾岭。“自此北人人粤者多取此道，入粤人口日益增

多，由隋至唐天宝年间，广东人口增加

大举入侵，中州人民流离失所，一部分跟随宋高宗偏安东南，一

部分跟随隆祐太后逃至赣南，有的寄寓南雄珠玑巷一带。至南

宋末，元将吕师夔率军连陷南雄、韶州，那些从岭北越岭而来的

，到北宋元丰年间已达

氏族，有的不得不再次南迁，流播到珠江三角洲一带。据黄葱博

《珠玑巷民族南迁记》载，“宋室南渡时，取道大庾岭珠玑巷集体

逃亡，首批逃窜荔枝山下者万余人⋯⋯第二批集体南迁就是罗

贵等三十三姓九十七家人口。第三批集体南迁为元兵扰攘，逼

近南雄，众避兵燹，仓惶登程”该文说，南雄州人口，北宋太平兴

国年间有户 户，

只有

倍半。随后还有南渡初的入迁高潮。到了《元史地理志》统计，

户，下降近半。而广州府人口则一直处于上升态势。

宋代《太平寰宇记》载

，人口

移民运动造成的。’，④所以南雄珠玑巷被称为广府人的中转站。

而如今南雄的客家人又基本是从闽西、粤东迁入。如该市占人

口 的刘氏，其始祖也是在宁化石壁开基的客家刘氏大始祖

刘祥的后裔。

溯抚河南下的东路移民，在唐末到两宋，大量经南丰、广昌，

聚居赣南东部的宁都、石城和闽西北部的宁化、清流、明溪、长汀

的闽赣连结地区。当然也有迁居赣南其他地方和闽西南部、北

部和粤东、粤北的，但数量不多。谢万陆教授也说：“北方南迁流

人于这一地域定居后成为客家先民的，正是以闽赣交界片的武



姓：王、叶、赖、古、余、洪。自宁化迁去的占总数的宁化的有

，按 人，自姓人口总数是

宁化迁去的 人，占姓，总人口为 姓人口总数的

。根据笔者案头资料，实际自宁化或其石壁迁往梅县的至

少有 姓中有

资料证明，王、赖等姓也是自宁化迁去的。梅州其他县市情况亦

大致如此。梅州客家人大多是自宁化出发，经闽西转迁。赣南

。两集共载

年广东

姓，占

占

期占 ，达

后的南宋便占 ，达

姓，其中 姓写明由宁化或其石壁迁去梅州地区，占
，

其中的杨、余、宋、郑、洪、胡、唐、彭、雷 姓，有资料证明也是从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梅县志 人口》中，从人口普查资料统计，列

夷山南段最为集中，人数也最多。”“而石壁则是这一地域的中心

点。’，

氏达

，达自北宋至清代便占

的客家祖先则占 ，近

其第二集汇集 姓写明由宁化或其石壁迁出，占姓，其中

姓，虽然未说明是由宁化或其石壁迁出的，但

是如此。如梅州客联会编《客家姓氏渊源》第一集汇集梅州地区

多，而其他

宁化或其石壁迁去的，实际应是

姓是自宁化或其石壁迁去的，占姓，其中

出占全县人口总数的第一至第二十四位的姓氏及其渊源。这

姓：李、张、黄、陈、

刘、钟、温、吴、谢、曾、罗、杨、林、廖、丘、梁、何、郑。未载明迁自

姓资料中，属迁自宁化或其石壁的有

年人口普查资料，

姓以上。如《梅县志》中未说明自宁化迁去的

我们再看宁化及其石壁的情况：

据案头资料统计，客家人与宁化及其石壁有渊源关系的姓

姓以上，当今客家人口与宁化及其石壁有渊源关系的

以上。迁入宁化及其石壁的客家先民在唐末至南宋时

姓以上。自宁化及其石壁外迁的客家祖先，

姓以上，其中，客家民系形成之

姓以上，而自南宋至清代从宁化迁出

姓。各地方文献所载情况大致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为患。

客家人（除宁都、石城等县），大多是自闽西、粤东北迁入的，所以

说，闽西、赣南客家人的渊源关系也应同梅州大致类似。如闽西

最南端的武平县紧邻江西省，主要姓氏中一半是自宁化迁入的。

像宁化或石壁这种人口的流迁情况，在唐宋时期的闽粤赣连结

地区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这里即是闽赣交界的武夷山南段的中

心，也是闽粤赣连结地区的中心，自然也就成了是客家早期（唐

宋时期）的聚散中心。

石壁在唐宋时期为什么会成为客家的聚散中心？

聚集的条件主要有：

一是自然地理环境得天独厚，这在前面已述。

二是社会环境好，在“靖康之难”前，这里兵革未及，社会安

定。汉代以后，多次大乱，都没波及宁化，而且在隋朝末年，宁化

开山祖巫罗俊便“就峒筑堡卫众，寇不敢犯，远近争附之。”⑧

三是中原汉人入居较早，且在隋唐间便有初步开发。当时

巫罗俊组织民众“开山伐木，泛筏于吴，居奇获赢，以观占时变，

益鸠众辟土。’，⑦不仅开垦了宁化的处女地，而且把木材流运到

长江中下游出售，沟通了与当时经济繁荣的“吴地”的经济、文化

往来，一方面发展了宁化经济，另一方面，又使宁化石壁声名远

播。这对疲于奔波的中原移民而言，知道宁化石壁这里有老乡

可以依托，有初步开垦的沃土和大量可开垦的处女地，交通条件

得天独厚，社会安定，不能不有巨大的吸引力，因而他们便慕名

而至，越引越多。

万

但是到了“靖康之难”后，宁化和石壁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一是这里人口超饱和。南宋宝祐年间全县人口达到

多，已不是“地旷人稀”了，而是到了“人满为患”了，生活的物质

条件发生的根本变化。

二是宋室南移，社会动荡，本县和外地的农民武装起义不

断，兵



万人。所以，他们的后裔占了客家人口的

三是闽西，特别是嘉应地区，仍然地旷人稀，尤其在抗元失

败之后，“地为之墟”，对已失去“世外桃源”条件的宁化人来说，

也是一种吸引力。

四是客家四海为家，冒险进取精神特质使然。宋代客家民

系的形成，上述精神特质已树立，一种奋斗不息的意志驱使，他

们会不断继续迁移，不断开拓进取。

万多，下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所以南宋开始，宁化客家人便大批往外

迁徙。这一迁移运动，直至明代，宁化人口从南宋的

降至明代不足

以上，自然成为这一时期的扩散中心。

（三）石壁是客家摇篮

石壁是客家摇篮，是经许多学者论证的，同时也得到广泛共

识和认同。那么学者给石壁以“客家摇篮”定位的依据是什么？

最主要的应是客家民系形成时间、石壁在客家民系形成时期的

人文状况，以及她在民系形成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等等。

首先是客家民系形成时间的论定。这在学术界中见仁见

智，众说纷纭，但主流的倾向是在两宋期间。因到了南宋，一切

客家民系应具备的文化特征都已基本诞生或谓确立。民族、民

系的孕育期可称摇篮期，这和人有差别。人的摇篮期一般称出

生后到学会行走这段时间，而“民族、民系的孕育是将有生命之

始到体之成型视为一体，均为摇篮相喻的。’，⑧那么民系特征已

经确立了，也就是“体之成型”了，便可宣告民系的诞生，也就是

摇篮期的完成。当然，人也好，民族民系也好，诞生后，仍然是继

续不断的变化和发展，这是客观规律，但无论变化也好，发展也

好，如果其本质不变，那就是原体的成长，而不是诞生期的后移。

客家民系形成之后，经历了成长到定型的阶段，因此，有的学者

便把其成长期或定型期定为形成期，或以定名作为形成的依据，

显然是值得商榷的。



方言是客家话，属闽西客话的一种土语。”

第二是在客家民系孕育时期（唐宋时期）石壁的人文状况，

是否已有了客家民系定性特征，以及她在民系发展中的作用。

余人，北宋元丰年间

民族民系的形成，首要的决定因素是人。宁化和石壁在

唐宋时期的人口流量，在前面“石壁是客家早期聚散中心”中已

有表述，这里只就人口总量稍作补充。宁化人口在唐开元间只

有 万余人，南宋宝祐年间猛增至

余人中多数是畬民，北宋以后，汉人大量万余人。开元前

流入，畬民除自然增长外，也有少数迁入者。《资治通鉴》卷

年）之事。

曰：“是岁，黄连洞蛮二万围汀州（胡三省注：黄连洞在汀州宁化

县南，今潭飞磜即其地）”，这是唐昭宗乾宁元年（

”者、“畬民”者。愚当时所称“黄连洞蛮”，后人有称之为“蛮

万（不含

万畬民。如果“洞蛮”全是畬民的话，那一定

见，“黄连洞蛮”未必全是畬民。当时宁化人口还不足

清流），不可能有

不全是现在宁化境内，应包含清流等地，更不可能都是潭飞磜

人。但无论是否全部宁化人，都说明当时宁化的畬族人不少，这

就同南下汉人构成民族融合的双方。而且到了北宋之后，汉人

占了多数，到了南宋，汉人则占绝大多数，汉人带来的中原文化

远远优于当地土著文化，这样在长期磨合和交汇之中，既相互接

纳了对方的优点，又形成了汉文化的优势地位，这便是客家文化

的特征。

语言是民系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宁化和石壁的语言是早

期客家话，被称客话土语。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黄典诚

（已故）、周长楫为《宁化县志 方言》写的“引言”称“宁化通行的

著名语言学家黄典

诚称“石壁是客家方言的摇篮之地。”认为客家话的浊音清化是

的痕迹。’，

在石壁完成的。“大体上客家话的定型在该村（石壁）留下全部

郑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崔灿认为：“宁化方言继承的是

唐宋时期的中原古音。”“宁化石壁在客家方言整合统一方面起



上述几位

是从这里开始的。’，

了重要作用⋯⋯为客家民系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客家民系形成

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罗美珍论证

“宁化石壁是客家方言形成时期最早的聚散中心。”

教授都用翔实的史料和科学的证据，论证各自的观点，这些观

点，在学术界得到普遍认同。这里再补充一点：宁化石壁语言至

今仍保留许多唐宋中原古音，同时有许多词语是赣方言、客方言

并用，明显看出赣、客方言在这里融合和过渡的现象。如：

普 通 话 赣 语 宁 化 语 梅 县 语

哥 哥 哥 哥 哥 、 老 伯 老 伯

女 人 女 客 女 客 、 妇 娘 妇 娘

老 婆 老 婆 老 婆 、 妇 娘 妇 娘

孵 （ 小 鸡 ） 抱 抱 、 孵 孵

掉 落 落 、 跌 跌

丈 人 丈 人 公 （ 佬 ） 丈 人 佬 、 丈 人 爷 丈 人 爷

不 不 不 、 唔 唔

芦 苇 茅 茅 、 芒 芒

文化也是民系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宁化古代教育之兴旺

在宋、清二代，前者超过后者，宋代是客家民系孕育时期，它对客

家民系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宁化自北宋仁宗天圣年间开始办

年），宁学（ 年）。而在办学之前的唐大中十年（

进士（不含特奏名） 名的

化人氏伍正己便进士及第，成为汀州府的第一位进士，宋代宁化

人，占科举时代全部进士总数

多。成为宁化历史上，如果加上特奏名 人，则达到

（科举时代）最兴旺的时期，同时也是闽粤赣客家地区各县同一

时期比例最高的县。唐末至南宋，宁化出现许多名人。《嘉庆重

伍正己（宁化人），宋：江礼（宁化人）罗

修一统志》卷四三五《汀州府二》有关“人物”载，唐宋二代有唐：

（长汀人）、郑文宝，（宁



，北宋末年宋朝主战派宰名占

化人）、伍祐（宁化人）、徐唐（宁化人）、彭孙（连城人）、郑立中

（长汀人）、伍全（长汀人）、杨方（长汀人）、邱鳞（连城人）。郑立

名中，宁化人

中是北宋政和进士，伍全是南宋绍兴进士，也就是说，郑立中以

前唐至北宋共 名，占汀州府总数的 ，唐

名中，宁化至南宋

相詹学传在京都沦陷后，携眷南迁，到了宁化石壁村设馆讲学，

著名理学家朱熹来到石壁拜詹学传为师。上述二例充分说明在

宋一代，宁化及其石壁学业繁荣，人材兴旺。

的唐窑，而客家地区尚无二例，说

文化习俗上，如饮食习惯、客家传统婚嫁丧葬礼仪、时令节

庆习俗、信仰崇拜、民间文艺各方面，大多是北宋时期就已形成。

如客家饮食中的擂茶，虽不能肯定发源于宁化，但在石壁已发掘

有相当规模的专业烧制擂

明宁化及其石壁在唐代饮食擂茶非常之盛。今客家地区所通用

的坟墓形式，自唐便有。宁化发掘的唐墓，同仍然保留下来的明

清时期所建一致。这一形式通用范围是赣南东北部、闽西和粤

东地区。客家人大年除夕吃“长命菜”，正月初七吃“七种羹”（七

种菜），端午节挂葛藤等等都同宁化有渊源关系。客家代表性的

民居，如殿堂式、围屋、土楼、五凰楼等多种形式宁化历史上都

有。土楼，宁化人称土堡，自隋朝末年就有了，据文献记载，宁化

的土堡建筑，无论年代，还是规模，都可称之为客区之冠。谢万

陆教授在其《客家学概论》中说：“方楼与圆楼实质上是照搬了宁

化、长汀方楼、圆楼格局，只不过大大加强了它的防御性能而

已。”

先生

客家精神中，其最主要的是不畏艰险、开拓进取、四海为家

等，这在宋代的宁化就已充分表现出来。台湾学者温怀

说，在 年前曾听族叔温绍仪先生讲，“温氏是来自福建宁化”。

“硬颈精神这是祖先从宁化传下来的”。温氏祖先是在南宋迁梅

州的。客家刘氏族诗：“骏马骑行各出疆，任从随地立纲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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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外境皆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早晚勿忘亲命语，黄昏须顾祖

炉香。苍天佑我卯金氏，二七男儿总炽昌。”此诗是刘广传为嘱

儿孙符节而作，后被族人奉为族诗。刘广传生长于宁化，南宋端

平二年（ 年）登进士，授瑞金县令。上述二例，前者表达了

“开拓进取”精神，后者表达了“四海为家”精神，虽然二者都表现

在南宋，但其意识的形成应在南宋之前，说明在那时客家人已经

摒弃了中原“安土守常”、“安土重迁”的保守的传统观念束缚，而

诞生了客家精神的支柱，而且这一精神一直在宁化“发扬光大”。

数十年前梅县梁伯聪先生在《梅县风土二百咏》上说：旧姓

今存古卜杨，大多族谱祖闽方，女鞋豆腐仍原样，宁化人来说故

乡。“附注”：梅县各姓，大多数由闽方宁化县迁来，传世二十余

代⋯⋯有到过宁化县者云：“梅州食品豆腐与妇女之拖鞋，仍如

原乡一样云”，说明宁化客家文化与广东客家文化的传承关系。

前面所述，宁化人口自宋代，特别南宋开始大批外迁，直至

明代，可以说，宁化客家人及其后裔流到了客家地区和非客家地

区各地，而且在明代之前少有回迁。人是文化的载体，特别是在

古代，在文化媒体很有限的情况下，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靠人直接

传播。客家地区客家文化相同和相似的方面，应该是流动的客

家人传播的结果，从这一角度不难看出，宁化和石壁的文化，同

客家地区的相互关系。

当然，这里所讲的石壁是客家摇篮，并不排除其他客家地区

的历史作用。应该说，客家大本营各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都起

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的历史作用。摇篮时期，闽赣连结地区的江

西省宁都、石城和福建省宁化、长汀、清流、明溪都起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但宁化石壁是中心、是代表，这一点，赣南师院谢万陆教

授在《再论石壁》中论述很清楚，很深刻。谢教授说：“正是基于

上述原因，我们才认为，以石壁为中心的武夷山南段赣南边区，

赣、闽、汀三江的发源地是孕育客家民系的摇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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